
感谢我的好同学 □杨精明

我家住在怀宁农村，父母都是贫苦农
民。虽然家境不好，按照老祖宗留下的“耕
读传家”的遗训，还是想方设法把我送去念
书。由于学习上勤奋刻苦，从私塾、小学到
初中都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免费奖励。不幸
的是，父亲1948年病故，1949年家乡又发大
水，家里欠了很多债，父亲睡的棺材还是借
的，我只好辍学在家跟着叔父种田，编芦席，
日夜苦干，度过了荒年，还清了债务。1951
年，我参加家乡土改并为代笔组成员。土
改结束后我产生了求学的愿望，但身居农
村，得不到外界信息，心里非常苦闷。

1951 年底，一个偶然机会，我遇上了
小时候在一起念书的杨培生，他已在安庆
会计学校上学。在交谈中我讲到了想上
学的念头。他说：安庆会计学校 1952 年
初可能招春季插班生，等确定后他来告
诉我。约两周后，他从安庆步行 40 多里
路来到我家，说安庆会计学校已确定招
春季班学生。离考试只有十多天时间，
我 随 即 抓 紧 时 间 复 习 迎 考 。 考 试 一 周
后，我去学校望榜，荣幸地被录取了，我
兴奋不已，从此又走上了求学之路。我
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一入
学就勤奋刻苦地学习，多次被评为“三
好”学生，并被学校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
员。1954 年从学校毕业走上革命工作岗
位后，一直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多次立功受奖。后来与同班同学
邓文华结伴，共同奋进在革命征途上，并
育有三个子女。恢复高考后，孩子们都
先后考上了大学，并分配在较理想的工作
单位。现在三个孙辈两个大学毕业后参
加了工作，小的还在合肥一中上学。我和
老伴都 80 多岁了，在安度晚年。能有今
天这样的幸福生活，首先要归功于党组织
的培养教育，同时也感谢我的老同学杨培
生及时为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父亲心中党旗红 □刘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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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婪，你才有时间幸福 □豆宏庆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
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
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
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
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
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
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

我的领导老丁勾
□施光华

爷爷是个犟老头，虽说是国家干部，但思想
一点都不开放，十年前，他就备了一口上好的棺
木，以备百年之后使用。前几年，他又嫌棺木小，
不够大气，又花高价置办了一口，尽管国家有规
定，离休干部要是火葬可以补丧葬费，那是一笔
不小的数字，可爷爷却经常跟他的子女交待，要
是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土葬。

爷爷有二男二女，都在农村，我父亲是长子，
唯他是个共产党员，国土局的小干部，说实话，父
亲很希望爷爷火葬，他经常说：现在土地资源多
缺乏啊！土葬至少要占三分地，三分地一直使用
那可得产多少粮食啊。爷爷看中的那块地，离我
家不远，是一个五保户王爷爷的一块上好的土
地。四面空旷，阳光充足，王爷爷一年四季栽种
着各种蔬菜，拿去换个小钱。

爷爷长期住在我家里，因此，爷爷的想法我

是熟记于心，他铁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犟得十
头牛也拉不回。我跟他试探，王爷爷的地不好，用
咱家的地吧，叔叔姑姑都有地啊，还不够你挑选
的？爷爷却气冲冲地对我吼：“你懂什么叫风水宝
地，那块地，我就看上了。咋的，叫你爸去想办法。”

父亲每次听爷爷唠叨，都极有耐心，毕恭毕敬
的样子，很是专注，这让爷爷也放了心。多少次，
我听母亲在背地里哀声叹气，犟老爷子，你整你儿
子啊，老王无儿无母，就靠那块地种点菜，卖点钱，
他一个人生活多不容易，你儿子怎么忍心呢。

父亲劝解了多次依旧没有效果，后来干脆答
应得很爽快，行，好的。

爷爷去时毫无征兆的，突然之间就走了。缓
过神后，父亲突然下了决心，自作主张将爷爷拉
去火化，并拍着胸脯说所有责任他承担。二伯、
三姑意见很大，有好长时间都怨父亲，不怎么来

往。村里人都说，父亲见钱眼开，置老爷子的遗
愿于不顾。没有人知道，原来准备给爷爷的丧葬
费，父亲全部捐给了贵州希望小学。

我常常在夜里，看见父亲抱着爷爷的骨灰
盒，泣不成声：“爸，对不起，我违背了您的意愿，
可您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曾在党旗前宣过誓
的，现在的土地多金贵啊，土地是人的命根啊。
那地块，是老王生活的依托，是他的希望，您小时
候不是教我做个爱国爱党爱人民的人吗？那么，
就请原谅儿子的不孝吧？”

在父亲的泪光里，我隐隐地看到了一个共产
党人的责任与使命，无私奉献、以国为重。父亲
那颗永远跳动的红心，是跟党的利益贴得最紧
的。我也相信，爷爷一定会原谅父亲的行为，因
为，父亲心中党旗红，那党旗，红得那么耀眼，值
得我们用心灵去守护。

提起丁宪松真名，职工有些淡忘，可说到老
丁勾，全厂几乎无人不晓并竖起大拇指。化工
生产 24 小时不能停，老丁是维修车间主任，上
下都有“求”于他，香饽饽，他也乐于奉献。久而
久之，人们图顺口好记也就这么称呼他，老丁也
欣然接受。

上世纪 80 年代，会议室里通常张贴“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字样的标语，老丁的领导艺
术就符合这些内容。维修车间负责全厂百余
台大中型设备和釜类防腐及数千米金属塑料
管道等维修任务，人员多达百余人，技术雄厚，
各类工种达数十种。老丁硬是将他们打造成
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职工队
伍，切实保障了厂内正常生产，维修车间每年
都受到厂里嘉奖。

老丁是复员军人，部队的扎实作风培养他以
身作则、关怀职工、帮助病残、培养人才和与歪风
邪气作斗争的高尚风格。全车间职工都打心眼
里佩服他，尊重他，努力工作多做奉献。不少人
当上了先进生产（工作）者，有的甚至当上了标
兵，入了党，提了干。

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节假日，更无双休日。
即使逢年过节和星期天，老丁基本上与平日一
样，不是在车间就是在维修现场。每逢遇到疑难
维修项目时，生产车间领导和工人们都会说：“只
要老丁勾来了，一切都好办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厂里计划聘请外单
位再安装一台大型锅炉扩大生产。老丁知道
后召开全车间技术人员和工段班组骨干会议，
决定向厂里申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安装。申
请获批后，在近一年时间里，老丁带领大伙除
正常维修外，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战严寒顶
酷暑，奋战在安装现场。在经历和克服了许
许多多困难险阻后，终于圆满地完成了锅炉
安装任务并一次性试车成功，为化工生产做出
了很大贡献。

岁月匆匆，弹指一挥间。我因工作需要早就
调离维修车间。后来老丁退休了，再后来病故
了。现在合肥打造东部新中心，化工厂也首当其
冲被拆除了，但丁主任那可敬可亲的音容笑貌，
却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久久不能忘怀。

星期天的早晨，锻炼完后，顺便去买
早点。人民医院门前的鸡蛋灌饼一直是
儿子的最爱。

摊子前，早排了一长串的队。卖饼子
的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穿着干净的白
大褂，手脚麻利地打蛋、烙饼，一气呵成。
好一会才轮到我，便顺口说：“早上什么时
候收摊，好几次来都没买到。”女的抬头一
笑说：“一般是九点。”“收这么早！生意这
么好，应该多卖一会。”“好大哥哩，世上的
钱挣不完，够过日子就行哩。”一边忙乎的
男子接着说。“回去歇歇，下午还得准备明
早的东西哩。”“咦，这倒怪了，别人夫妻都
忙着挣钱哩，你倒看得开。”“那不行，我们
还得留时间逛公园、看电影哩，不能把生
命都浪费在挣钱上！”女人抬头，又绽放了
一个灿烂的笑。

我心里却忽地一惊，觉得这个普通的
女人，应该是能读懂“老庄”的人，知道淡
然，知道生命中最珍贵的是享受生活，追逐
幸福，而不是被生活所奴役。

记得香港的蔡澜曾讲过这样一个故
事：他在新加坡观光时，发现一个老者在
河边钓小鱼，而不远的地方却是大鱼成
群。于是他告诉老头，应去钓大鱼。谁知
道老者淡淡一笑说：“我是在钓早餐，要
那么大干什么！”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
它含着禅意。也喜欢那个躺在河边懒洋
洋晒太阳的穷渔夫。当富翁告诉他，只有
多打鱼，挣大钱后，才配享受这般待遇
时，渔夫却说不需要，因为他已经拥有了
这种幸福。

知足常乐，古今一理。尘世中，许多东
西都看似珍贵，其实都只不过是无足轻重
的附属品。一个人，醒时一间屋，睡时三尺
床，其他都是惹“心”动的尘埃，要获得幸
福，就得时时拂尘埃，洗净一片心。

欲望是一不小心就会疯长的野草，只
有懂得节制，明白得舍的人，才能保持一颗
简单明洁的心，就像那对小夫妇，懂得满
足，活的简单，脸上才不会染上烟火色，有
的是干净而明亮的快乐。


